
河南汤阴县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境内，为中国闻名的千

年古县。在这一带广为流传着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舞蹈，

气势宏伟、变换莫测、结构严谨、道具独特，因舞者手持

近两米长的帷子以跑“相生八卦阵”等各种场图而舞所以

得名“跑帷子”。作为豫北三绝之一的“跑帷子”，2006

年8月被摄入国家民政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的《千年古

县.汤阴》大型文献片。2006年列入河南省人民政府首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成功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从“跑帷子”舞蹈的形态特征来看，其形式古朴，

气势磅礴、场面壮观，整个过程中必须遵循严明的纪律，

统一服装和道具，听从指挥，决不能擅自妄为。帷子舞人

数众多，需要近两百名人员共同配合、参与完成。不仅有

七十二名帷子手、十二名彩旗手、龙凤旗手与二十四名盘

鼓队员还有“报马”、帷子头、銮驾等等人员齐心协力才

能完成。

“跑帷子”原本是每四年庙会中表演的仪式活动，表

演的时间、地点、形式及目的明确了其祭祀行为的身份。

汉特曼认为：“传统社会秩序中的仪式也许是唯一的文化

形式，其目的是通过自身的内部运作进行可预见性的、限

定方向的、有控制的变革。”[1]因此，与祭祀仪式相关联的

民间艺术可以理解为由统一的信仰维系，通过一系列结构

性的行为方式传达的虚幻力量，来实现、满足着人类生活

中的各个现实愿望；操纵、改变着自然秩序中的种种不完

善因素。

一、祈福与消灾

“跑帷子”活动人数众多，每次活动需要近两百名

人员的积极配合。笔者通过采访得知，汤阴支村现有人口

四千人，除了个别信仰基督教的村民全完不参与活动外，

村中的大多数家庭都曾经从事过这项活动。之所以具有超

高的人气除了当地村民的文化自觉外，恐怕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参与，从而达到使神灵能够感知并福

佑自己的各个世俗愿望能够实现的目的。这样的祭祀行为

可以理解为“一种操纵自然和神灵的积极企图，民众在祭

祀中似乎能与众神亲密的交谈，并通过礼拜、祭祀品以及

群体良好行为所提供的证据而求崇于神灵。”[2]

用舞蹈的形式沟通神灵从而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

是仪式舞蹈功能之一。自商代起，舞蹈就作为满足社会的

需要应用在不同的场合里。例如商代祭祀祖先神灵，手持

鸟羽的“翌舞”；周代旱祭中求助神灵祈雨的“雩”以及

用于驱鬼逐疫的面具舞蹈“傩舞”等等。随着社会日新月

异的发展，人类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也日益丰富，舞蹈艺术

也呈现出“快餐文化”的特点。从现存的“跑帷子”活动

来看，信仰的虔诚虽在，神灵的威严虽在，然而舞蹈的功

能却不再纯粹，东家为求子也跑，西家为保平安也去，甚

至谁家为消灾也要在“迎贡”那天邀请锣鼓队去吹吹打打

一番，“跑帷子”的具体功能当地人自己也说不清，总之

“三老奶奶神”神通广大，凡间的喜忧祸福统统都在其管

辖范围内。但凡参加活动便是服务神灵的最好表达，自然

会满足人们“有求必应”的心愿。虽然舞蹈的功能不再唯

一，然而却始终围绕着祈福与消灾。

二、认可与内聚

“人们处于某一社会中，生活在其他成员周围，与他

们互相联系，共享宗教信仰，说同一种语言，遵循共同的

祭祀习俗，从而产生一致感，油然而生感情认同，而且这

样的认同可以超越时空而维持。”[3]世代久居汤阴的农民耳

濡目染接受着同样的神话传说，依靠着同样的生存方式，

传承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崇拜着相同的民间信仰，同样的

文化渊源使得他们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认同意识。人们通过

“跑帷子”展现着对本村落文化的认可与接受，以文化认

可为凝聚的基础，共同诉求着现代人在当下的期许。

共同的信仰经验作为内在凝聚的基本条件，维系着

与之相关的艺术展现。从“跑帷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当

地乡土意识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除了恪守形式不变的原

仪式场景中的舞蹈

——河南省汤阴县“跑帷子”研究
◇王龚雪

摘  要：“跑帷子”原本是每四年庙会中表演的仪式活动，表演的时间、地点、形式及目的明确了其祭祀行

为的身份。这种虚拟与真实的合一是以‘神’为纽带，神把虚拟的场景、表演、演员与观众的心理时空都真实地

凝聚在一种神圣的感觉中——或者说情景中。它是心灵的一种态度或意向，带着冥想和交流。完整的一套仪式强

化了“跑帷子”的意义，人们通过一整套严肃有序的行为呈现神灵及民众之间的互惠关系，沉醉于集体认同下身

体释放的欢喜，实现着活动为群体所带来的功能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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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外更主要的是强调对地方民间信仰以及共同心理意识的

继承。通过这次的田野调查得知：“跑帷子”活动得以存

活，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地百姓对庙宇的经济支持。但凡

有家中添丁这样的人生大喜自然要到庙上酬谢神灵、表达

敬意。因此，这也理所应当的成为了支持“跑帷子”活动

的经济来源之一。庙会当天，除了举行“跑帷子”活动，

隆化乡一带的村民保持着祭祀老人亡灵的习俗。通过这样

的活动，传达着对先民无限的感恩与崇敬。在当地民众看

来生活的幸福是源于先辈们艰辛的劳作和勤劳的耕耘。

将与“跑帷子”相关联的各种信息链串联起来，我们

不难发现四年才得以举行一次的帷子活动居然贯穿了人生

过程里最重要的两大主题：生与死。看似矛盾的两个话题

却恰好说明了当地人豁达、开朗、务实的生命态度。这正

是汤阴人的性格品质，每一个个人或许只是短暂的过程，

只有祖先与新生却是关乎宗族集体的生命运行。在“跑帷

子”的过程中，人们一方面强调着对传统的认可，另一方

面又通过共同体验神圣活动的洗礼，强化作为社区群体一

份子的身份，在不自觉中形成对共有文化的传递与维系，

并以身体传承的形式强调着个人与群体间的凝聚力。

三、宣传与教化 

“跑帷子”的宣传与教化功能是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

模仿，一代又一代的传递，在人们的无意识中潜移默化的

形成对社会秩序的建构。虽然在一些环节上表达了乡民对

社会制度反抗的诉求，然而深受儒家“以艺传道”乐舞思

想影响的中原人，融入“跑帷子”的核心却是以神的名义

强化社会“礼”的秩序。最大的精神领袖“三老奶奶神”

实则是君王身份的象征，至于为何人们会有这样的选择

那是因为“神”的世界“既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想象的世

界，又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人间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

按人的社会组织的。这些鬼神有人一样的需求，人一样的

活动，结成人一样的社会关系。从这个鬼的世界里，投射

出诸多人类社会的面貌，散发着浓烈的人间兴味。”[4]君为

神灵，臣自然是服务、取悦神灵的百姓，分尊卑与等级，

各级别间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在活动中不得有所“僭越”，

一切程序都严格遵循“礼”的规定。因此，不得不承认，

脱去“神”的外衣，“跑帷子”实则涉及到了宣传社会

“礼”的规范，稳定社会发展的功能。

四、宣泄与排遣

民间祭祀活动的娱人成分，自古就有记载：“《盐铁

论》载‘今富者祈名狱，座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

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5]

生存在乡土社会的“跑帷子”同样也是人们抒发情感的

一种手段。尽管为了一定的祭祀目的将愉悦对象直接指

向神灵，然而却不能忽视活动的参与群体却是凡世间最广

大的世俗乡民，活动的实际观众也是毫无神仙法力的村落

相邻。四年才能够举行一次的“跑帷子”自然要把焦点投

向神的世界，但村民也要借机宣泄情感，因此也不得不把

眼光对准人世凡间。用人间的价值取向抒发心中的情感，

用世俗的审美眼光来愉悦人的心灵与性情。“跑帷子”的

场图是整个活动的主体，变幻莫测的场图井然有序，气势

宏大，唤起了村落乡民整体的兴奋感。阴阳对比、均衡对

称等等中国传统的美学态度也在此表现的淋漓尽致，充分

展示了乡土社会对美的不懈追求。除了审美情感得以在活

动中宣泄，同时村民对社会制度的态度也借此机会得以排

遣。按照过去的说法，活动中“请官”的环节要请村中最

穷的人做“县官”，并在整个活动结束以后有“打官”一

项意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之意。看似

博人笑乐的环节与神圣的祭祀活动并无逻辑关联，却恰恰

是乡土社会对情感表达的最好体现。穷人做官自然代表了

同是贫穷出身的广大村民的宿愿，而“打官”则是反映了

对压迫阶级的不满。人们借着四年一次短短几天的庙会时

间，在整体神圣而又严肃的空间里，用最热闹欢腾的方式

满足了村民娱乐的心理，用最诙谐幽默的手法宣泄了村民

平日对社会必须抑制的情感。当活动结束之时，心理获得

平衡的村民又将持续着长久以往的社会规则与秩序。

民间信仰崇拜使“跑帷子”仪式过程显得更加具有

目的性；儒家思想在中原大地长期的核心地位使得整体仪

式程序在不自觉中渗透着强势主流文化的秩序性。二月初

三由传承人召集相关负责人开会，初六起“帷子”，初八

“请官”，初九“迎贡”，初十“跑帷子”。初十的“跑

帷子”是活动的主体，清晨，全体“跑帷子”成员都要集

中在庙里进行跪拜，然后才能来到庙前或村里小学的操场

上（由于庙门前的地都已划分给个人）进行活动。村民抬

着供奉“三位老奶奶神”画像的銮架进行“观阵”，这样

的空间布局直接将舞者的身体投向至高无上的神灵。从目

前的情形看，“跑帷子”活动严格遵守一定的程式，其目

的性也十分明确，由于存在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心

理，通常不能加入任何即兴成分的个人再创造。群众在跑

阵过程中思想上不得有丝毫的怠慢，必须严格听从指挥，

统一步伐、统一调配以确保场图的完成。“这种虚拟与真

实的合一是以‘神’为纽带，神把虚拟的场景、表演、

演员与观众的心理时空都真实地凝聚在一种神圣的感觉

中——或者说情景中。它是心灵的一种态度或意向，带着

冥想和交流。”[6]十分显然，完整的一套仪式强化了“跑

帷子”的意义，人们通过一整套严肃有序的行为呈现神灵

及民众之间的互惠关系，沉醉于集体认同下身体释放的欢

喜，实现着活动为群体所带来的功能魔力。

注释：
[1][美国]迈克尔·赫茨菲尔德.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

论实践.刘珩 石毅 李昌银.华夏出版社，2009：286.

[2][3][4][5][6]张琪亚.民间祭祀的交感魔力——中国民间祭祀

文化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197，223，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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